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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肝”救子手术背后的伦理审查
医生曾担心不符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被伦理委员会叫停，最终手术获审批

两母亲“换肝”救子，全
国首例交换活体肝移植手
术，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如今手术成功，北京武
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威坦
言，手术前曾面临巨大压力，
并不想高调宣传。如果严格
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下称“《条例》”）的相关规
定，这次手术很可能被北京
武警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叫
停，甚至会惊动卫生部。

“可能违反《条例》”

每周二下午，武警总医
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9 楼会议
室，都会召开病例讨论会。

8 月底的一个周二，对
于罗丹、尹春林互为对方儿
子“换肝”手术方案，讨论得
很激烈。

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
任、主任医师陈新国回忆，当
时就有医生担心，这个手术
可能违反《条例》相关规定，
无法通过伦理会审批。

按照《条例》规定，活体
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
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
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
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
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

系的人员。
对此，陈新国解释，因帮

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也
仅限于养父母、继子女之类。

事实上，通过“胆道闭锁
互助QQ群”联系之前，罗丹
和尹春林并不相识，前者是
湖北人，后者则来自云南，两
家并无血亲关系。

曾有一位母亲反悔

此时，罗丹儿子哲哲已
在医院等待肝源近5个月。

李威认为，哲哲病情不
能再耽误了，如不进行肝移
植手术，一岁左右夭折的可
能性很大。

情急之下，他甚至想过
让B型血的罗丹为O型血的
哲哲“捐肝”，直接进行亲体
肝移植手术。

“我一听就不同意。”罗
丹的丈夫刘祥说，这种跨血
型“捐肝”的风险会比同血型
的要大，他担心哲哲会有较
强排异反应。

陈新国也表示，这样“捐
肝”也会增加大笔开支，因为
做手术前需要先做一些预
处理。

7 月中旬，麦麦（化名）
一家住进武警总医院，这个

不满 1 岁的孩子也需要换肝
治疗。

恰巧麦麦的血型和罗丹
一致，麦麦母亲血型与哲哲一
致。医生们想到了交换活体
肝移植手术，但由于一些个人
原因，麦麦家人又反悔了。

随后，通过“胆道闭锁互
助QQ群”，哲哲的生命接力
棒交到尹春林手上，罗丹也
可以救尹春林的儿子团团。

伦理会上激烈争论

虽然担心审批，但救人
要紧，器官移植研究所还是
决定上伦理委员会。

一名参会人员回忆，9
月 3 日下午的伦理会讨论了
3 个肝脏移植手术和 2 例肾
脏移植手术申请。尹春林和
罗丹“换肝”救子手术被安排
在第一个。

按照《条例》规定，人体
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
伦 理 委 员 会 需 由 医 学 、法
学 、伦 理 学 等 方 面 专 家 组
成，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
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
数的 1/4。李威说，当天 7名
委员参会。

一位参会人员称，由于
委员并非都是外科专家，哲

哲、团团的主管医生介绍配
型结果、手术禁忌症、适应症
等基本情况。

罗丹、尹春林两家的身
份证明材料、“不会进行器官
交易”保证书等书面资料，也
现场经过律师审核。

“是否自愿捐肝？”“是否
会做器官交易？”会议主持人
向罗丹、尹春林当面提问。
一些委员也向主管医生和罗
丹、尹春林进行了相关询问。

李威等人的担心还是出
现了。据李威转述，一名参
会委员起初不想签字同意。
这对于实行“一票否决制”的
伦理委员会，如有一人不同
意，移植手术将无法进行。

同时手术防后悔

李威回忆，这名委员不
是不同意，而是有两点担忧。

首先，这样的换肝手术，
如果两个孩子成功大家都高
兴，万一有一个孩子不成功，

“怎么跟人家妈妈交代，人家
万一闹事，说我的孩子没成
功，得把我的肝收回来。”

其次，一般来说，一天进
行一对母子的“换肝”手术是
正常。如果一个妈妈看到自
己儿子前一天手术成功，第

二天她就决定不捐肝了，那
怎么办？“现在说得挺好，但
都有可能的，你也不能把人
家绑到手术台上。”

一名到场伦理委员会委
员回忆，提出担忧的这名委
员在医院从事行政管理工
作，与移植科医生思考角度
不同，更担心手术安全问题
带来的后果。

随后，器官移植研究所
向这名委员强调了救人要
紧，并详细阐述了此前交换
活体肾移植的案例，最终该
委员签字同意。

李威说，9 月 14 日当天
交叉同时进行 4 台手术，也
是参考这名委员的意见。

手术总负责人沈中阳教
授也在接受媒体群访时坦
承，做这种手术压力很大，主
要来自感情和伦理。

是否能开创新途径？

2007 年 5 月 1 日，《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

2008 年，一例非血缘交
换肾移植手术就被广州一家
医院伦理委员会叫停，之后
引起卫生部门介入调查。

但李威记得，当时一家
门户网站曾发起一个调查，

参与的 7000 人中，只有约 20
人反对手术。

陈新国称，由于受封建
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地区都
视捐献死者器官为不孝不义
之举，而利用死囚器官也涉
及伦理问题。这就造成用于
移植手术的肝源数量较少，

“一般是 1个供体有 150个人
在等。”陈新国说。

据李威介绍，国外文献
中曾提到,“非血缘交换肝移
植”或可增加 10%的肝源，

“这个数据是很可观的”。
他认为，此次“换肝”救

子手术属于母子之间亲情
考虑，不涉及《条例》立法初
衷所要禁止的器官交易，在
伦理道德上可以接受，“毕
竟救人要紧”。

根据卫生部门统计,国
内每年约有 100 万至 150 万
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
能实施手术的仅 1.3 万例。
面对如此大的缺口,此次“换
肝”救子手术能否给类似病
例一种新的解决途径呢？

北京武警总医院主任医
师陈新国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如果以后像这种父母子
女，我想这种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的，不存在器官的买卖,
交换我想是可以考虑的。

昨日上午，“换肝”母亲罗丹和尹春林首次术后
进食，并可在护工的搀扶下走路。“换肝”病童哲哲
和团团仍在ICU观察，已可以适量喝一些糖水。

9月15日，完成交换活体肝移植手术的罗丹、
尹春林转入同一普通病房。由于身体虚弱，医护人
员告知家属，患者排气后才能进食。昨日上午，两人
的丈夫刘祥和罗开志得知妻子排气，跑到楼下买了
小米粥，“这么多天没吃饭，她俩饿坏了。”

昨日下午 4 时 30 分，尹春林戴着口罩，一只
手拄着助行器，在护工的搀扶下，在病房外的走
廊里慢慢踱步。

北京武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威称，哲哲和
团团仍在重症看护室内观察，可以适量喝一些糖
水。主治医师岳大夫介绍，目前哲哲的抗排斥药
物浓度为12.1纳克/毫升，达到目标浓度；团团的
抗排斥药物浓度为5.1纳克/毫升，需医护人员根
据其肝功能恢复情况加大至目标浓度。

■ 最新进展

两母亲已能进食
两孩子已能喝水

▶昨日，北京武警总医院，住在同一病房的
尹春林（上图）和罗丹（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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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的团团。 手术前的哲哲。


